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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Water 视角重读Michael 及其一生

明天：7.13 ，两年前的这天，“THIS IS IT ”

前些天，反复看过那些同一主人公的采访视频，昨晚，蹦生出一个问题：用一个什么字，来形容Michael最为恰适？

爱，稚……
水。
★50年代，被判作垮掉的一代，一场雪。降落在阿巴拉契亚山，闪烁的冰晶是水的雏形，而后，水，在印第安纳州被分娩出来……
★5条支流，5年后，流入摩城，开始为一个“美国”村落熟知——“噢，这条河流。”

★1979，墙外开始了疯狂，其中的一条支流，顺势，离开五合流，开始个人的流动。

一切，只是开始。

1982年，水流划开舞步，将山影谷音包容在一起，成就一道骇人的瀑布——世界的“THRILLER TIME”，流水演绎的Billie Jean ，如何让长久以来，唯独接纳北方而到河流（白人）的MTV拒绝得了？他向着无人所及的地方行进，他决心打破，刷新你被混沌的视眼。

那处空谷的传响，“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峰巅，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，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山的顶峰，传来回声……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，怀着这种信念，他流回南方”，他流动着！

对大地给他原有的形状，他并不满意，这条河流梦想有属于自己的痕迹，他清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不循旧途，冲毁疏松的堤岸……
尽管风声嘲弄，顽石甬捅

谁能料想到当年，
细流，能成为密西西比
宽广的河面，只能由目光企及对岸，眼前有你忘不穿的秋水。在他沉默孤寂时，有你猜不出的静水流深。半夜久醒难眠，周遭醉入沉睡，水流骑着镌刻着诗行的小漩涡，旋转着，仰望着，羡慕着头顶的星星，倒影出一颗（Man In The Mirror），放在胸腔里小心翼翼地存活，永恒静默地闪耀。“…and I feel God gave me a gift and I have to use it responsibly by giving back …”(译：上帝予我天赋，我有使命去运用它，并且归返之于这颗星球。——摘自mj-777)，那些孤时静刻，悄然沉淀了I Will be There , Smile , Heal The World , Earth Song , Stranger In Moscow ，Childhood … 

他坚强地流淌着，在布加勒斯特，在德国攀上Dangerous ，History两座巅峰之巅。水的力量如核武器，震慑，轰动，伴随而来的……是：毁灭。
有的人看到了河底之沙里的金子，蒙昧了，不顾一切地注入污水，玷污了，好让自己暴戾无耻的行踪不以败露。取水者呢？过路人呢？只看得见肉眼所见的“污秽”，只有少数的环保志士能走上街头，拉开横幅，痛斥造谣拜金者！

谁能知道，河水流动的信仰？谁能看到，河水如故的本质？谁能听到，在我们安然入睡时，河床边悄悄垂泪的夜吟？多少个夜晚，被噩梦惊醒，而又恐惧白昼时，再次地陷入肮脏的曝光圈？多少个黄昏和黎明，他孤独无助地荡开薄薄涟漪，软弱无力地散到岸边，接受紫罗兰的抚慰？多少个被噩梦侵略的黑夜镣铐着水的不安？黎明的宣告为何迟了又迟？那刻等得太久，凌厉的风声着急着宣判死刑，对之插上草标，堂而皇之地招摇……!

于湖，水是碧绿的；在海，水是幽蓝幽蓝的。境迁色变么？不，上善之水依旧无色，他热爱他初始的肤色，只是环境在改变，骄阳炙烤流水娇弱的体肤，他仍不拒绝向日葵，我相信他，他接受小生物与之共枕温润河床，他谁却又在利用这般净洁？！

穷山复谷，唯为柳暗花明，渲染了斑斓的闹春，却只是缄默着流淌，不浮躁，不喧嚣，真心虔诚地滋润生灵，而不与相争，“有功于万物，却甘处低下之地，温良恭让，博施却不望报答”…….安抚受伤的种子（婴儿），轻吻破绽而出的新芽（孩子），游离在根须（成年世界）之间，支撑起的，是整个大自然。承受自然之重，水，疲惫了吗？他穷途尽路，一路吟唱Heal The World ，累了，憩在堤上的树影下，醒来，继续一路的碰撞，跳跃与川流，水，忘记了自己的干渴……
来自棱角石的锥刺，水，既不谩骂，也不诅咒，以柔韧对抗尖硬，溺毙罪恶流毒，俯视一切的冷嘲热讽。他仍是密西西比。

他欲在七月，在岩礁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撞击；又一次，又一次翻越，“This Is It!”,谣言，诽谤，诟病，恶毒，荒谬…….这些算得了什么？！

7年后的7月，

水深谙有些预言也许终将成现，但又无法拒绝，那刻，被隐戚所等待……其他活着的生物不可能知道那时那刻的欲停欲息。来不及眷恋，匆匆到海，投入海洋臂膀…….那些水滴，断绝了在大*陆上的呼吸，这是河流的归宿，可是，水流还未等到7月，在干枯的礁石处，跳跃出前所未有的水花…..却以另一种入海的方式，猝然，结束，把脉搏停刻在6月…….离岸那刻，世界失去了半个世纪的声音……..地球，失落了心……..

流水塑造的山岭峡谷，我们对此感叹激动，当我们想用手揽住水时，却发现不能，他从我们的指缝间流走，我们并不拥有不愿受禁锢的他，但他引领我们流动信仰。而……是否排遣不散内心曾经的怀疑留下的郁结？是否掉着眼泪，向亚伯拉罕祈求回不来的生命？是不是只有在失去水的支持后，人类才明白有些事物失去了，不会再有重来？

礼赞暗地成长，长得云高草烈，世界是顺理成章的万紫千红。

河流，你获得史上无上的荣光，海水拍打磐石的掌声为你鸣响，天空的泪腺——阴云褶皱处的眼泪为你坠下…….这颗星球旋转着你的舞步，想念着Moon 上的Walker …….
这片大地，水曾经真实来过，并且留下了痕迹…….至少 —— 至少，你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交集，我们，曾经，同在一颗星球上，想想，多么奇妙……
现在，亚马逊河当之无愧是你的荣耀，精神在那儿驻守，守候着，你所言的每一分钟，遭受毁坏的面积有60个足球场般大的热带雨林 。你处在现实与梦想间，西傍太平洋（人道和平），左依大西洋，正如你所梦想的，居住在孤岛上……. 你知道，大西洋海底睡着亚特兰蒂斯，于是……去寻找心中召唤Peter的Neverland…….请在我们入梦时，耳语“…”

月朗星稀的夜半，麦秆默默为你祷告，也请所有看到该文的人儿，
为Michael祈祷——安好…….

“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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